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辯 證 人 生 
 

傳道書之（三）4:1-5:20 

引子、這就是「人生」 

 

講完傳道書一至三章後，其實，傳道書的「主旨」已經講完了，不外乎是一個「雙重認定」

加上一個「雙重安分」： 

 

第一重「認定」是認定「日光之下」的人生是「虛空的虛空」的真相，明白到人無法通過任

何形式的「掙扎」或「努力」來打破這個他對一切美好事物都無法「抓穩」和「留住」的宿

命。第二重「認定」是認定「日光之上」那個「總有上帝在」的真理，明白到人無法解決甚

至解釋的世事，在「上帝」那裡，總有非我們所能想象和理解的解決或解釋，而且那個解決

或解釋，總是最美好、最善良的。這就是「雙重認定」。 

 

至於「雙重安分」，第一重「安分」是明白「日光之下」你不過是個「凡人」，不可能參透和

改變上帝超然的旨意，有時甚至與「禽獸」無大分別，所以就不要強求，「有得你吃就吃」，

「有得你做就做」，「活在當下」，不要問長問短，不要思前想後。第二重「安分」是你又要

知道「日光之上」有上帝在，祂造你造得不只是一隻「禽獸」，祂對你總有更高「規格」的

要求，故此，你又必要行善和敬虔度日。大家若然心清眼利，就會知道這個「主旨」（結論）

會一直帶到第十二章的結筆。這就是「雙重安分」。 

 

總結兩者，差不多就等於全書的主旨：「通古今而知絕望，達上下以處安然」。可見，傳道書

的結論到第三章的結束不是「呼之欲出」，而是根本就「出」了。可以說，傳道書其實只要

首三章就夠了，或者「直接跳到」第十二章的總結去就可以收筆了。 

 

為甚麼講完又講？ 
 

問題是，既然花三章已經講得完全書的「主旨」（結論），為甚還要講下去呢？而且，大家細

心看看第四章之後講些甚麼── 

 
4:7

我又轉念，見日光之下有一件虛空的事：
8
有人孤單無二，無子無兄，竟勞碌不息，

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。他說：「我勞勞碌碌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樂，到底是為誰呢？」

這也是虛空，是極重的勞苦。...... 
 

5:13
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禍患，就是財主積存資財，反害自己。

14
因遭遇禍患，這些資

財就消滅；......
16
他來的情形怎樣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樣。這也是一宗大禍患。他為風

勞碌有甚麼益處呢？
 
......

 

 

6:1
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禍患重壓在人身上，

2
就是人蒙上帝賜他資財、豐富、尊榮，以

致他心裏所願的一樣都不缺，只是上帝使他不能吃用，反有外人來吃用。這是虛空，也

是禍患。.....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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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只要靠點「直覺」就可以看得出，傳道者不斷地「講返轉頭」，不但如此，前三章講得

倒還有些「氣勢」和「佈局」，但是下文，卻越講越不成片斷，越講越瑣瑣碎碎，都是些零

零散散、重重複複、可有可無的「格言」或「例子」。實質內容上沒有增加一點，但原本的

結構和佈局就給破壞無遺了，而全書的主旨更給這樣的「拖泥帶水」，搞到無以為繼，有氣

無力。──為甚麼呢？ 

 

大家不可不知，傳道書之所以一直被輕忽或否定，主因之一是它有「兩宗罪」，就是它有兩

個最令人「看不過眼」或者「看不明白」的地方： 
 

第一「宗罪」是傳道書在教導上「反覆無常」──它一時大唱「人生虛空絕望」，一時又說

一切都有上帝的「美意」；一時說享樂「無益」，一時又說享樂是人當得之「分」；一時叫你

過「敬虔」的生活，一時又教你要好好「吃喝快樂」；一時說人只不過是「獸」，一時又指出

人不只是「獸」......真是前言不對後語、矛盾重重。第二「宗罪」是傳道書在文字上「反覆

有常」──傳道者卻又不厭其煩，將「無常」這個主題要旨用不同而其實差不多的事例或論

證反覆講述，沒完沒了，嚕囌冗贅，把本來三章就講得完的事理「演」成十二章之長。總而

言之，傳道書的「反覆無常」得失了最講究有板有眼的「信仰高手」，「反覆有常」又開罪了

最怕沉悶重複的「信仰低手」，結果，傳道書就裡外不是人，頭頭不討好了。 

 

然而，這才是「信仰」！ 
 

真實的人生，從來都是一言難盡、反覆無常的，所以對應於真實人生的真理，也必然是一言

難盡、反覆無常的。當中可以看到的，是傳道者的「大智慧」（是他如實參悟出來的「人生

信仰」，而不是躲在辦公室裡「研究」出來的「偽神學」），是傳道者的「大悲情」（是他體察

亦體貼人生疾苦，不忍心說出那些假、大、空的「偽神學」）。人生是反覆無常的，這是我們

必須直面的真相，稍稍自欺，你就永遠無法進入真正的「信仰殿堂」。主耶穌對撒瑪利亞婦

人說的「心靈誠實」，就是這個「不要自欺」的意思。 

 

不過，傳道者的大智慧與大悲情卻不止於此，因為他深深知道反覆無常的「道理」雖然已經

說完了，連「結論」都一清二楚了，但是芸芸眾生仍不可能「離地半寸」地「生活」，他們

仍必要「 如 常 地生活在這個 無 常 的世界裡」。傳道者不忍心將蒼生遺棄在那些「神聖

偉大的理論」裡，於是，他又帶我們從理論「返回」現實，反覆有常地再三申述人世間反覆

無常的真相，還深入到更加細碎的人間事務裡頭。這是何等體貼的真神學！ 

 

以為拿著一個四平八穩的「神學結論」就可以大殺四方、通行無阻，是只有那些躲在辦公室

裡頭做「研究」的人士才可以想得出來的。真實的人生不是這樣，對應於真實人生的真實信

仰也絕不可能是這樣。所以，真信仰必定有某種如影隨形的「辯證」性質。 

 

甚麼是「辯證的信仰」？ 
 

這裡「辯證」這個字眼不很好，好像很高深，怕會嚇倒大家，我絕無此意，但一時間想不出

更穩當的用語，就將就用用。事實也不深奧，「辯證」的字面意思不過是「辯論」或者「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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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」，大意是通過對話／對質或者個人反覆思考的方式，讓事理更加清楚分明的一種手段而

已，而其中最為關鍵的是「反覆」一義。簡單說，希望透過某種「反覆」的方式來得到或接

近「真理」，這就是「辯證」的最高目的。說來高深，其實顯淺。我舉兩個例子說明一下： 

 

第一個例子是「翻揭書頁」──當要按著頁碼翻開某本書的某頁時，譬如第３８０頁，我相

信極少人會由第一頁翻下去，然後逐頁翻一直翻到第３８０頁。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一下

子就翻到某個「估計」的頁數，譬如４１０頁，發現翻過了頭，就會朝著相反的方向翻回來，

譬如３５５頁，發現又翻過了頭，於是又再朝相反的方向再翻回去......如此「反覆」大概五

至六遍，就可以準確翻到所要求的那頁。這種透過多次「反覆」來「接近目標」的方法，其

實就是「辯證」的一種。 

 

第二個例子是「走平衡木」──上面「翻揭書頁」的例子說的「反覆」是有一條公式的，就

是「反覆」的幅度會越來越小，直到準確翻到所要的頁數，就不再「反覆」了。但是這個「走

平衡木」的例子卻有點不同了：為了「保持平衡」走畢全程，你不單只不能夠「動也不動」

地走，事實上，正正為了「保持平衡」，你的身體必要「反覆」左右擺動，而且，你也不可

能「擺」到某一個階段就取得所謂「絕對平衡」，可以不用再「反覆」左右擺動而一直走到

尾。總之，你一定要「堅持反覆，直到最後」。這種是更加徹底的「辯證」。基督信仰所要求

我們的也是這種「辯證」──「堅持反覆，直到最後」。 

 

弟兄姊妹，別以為「一成不變」就叫做「堅持信仰」，那是胡說八道。事實上，你若真心實

意想堅持所信，倒要更加懂得「隨機應變」，曉得像「走平衡木」那樣動態地保持平衡。記

得嗎？主耶穌教我們「靈巧像蛇，純良如鴿」，正正就是這個意思！事實上，做「人」已經

很不容易，做基督徒就更加艱難，因為他「神不似神」、「獸不像獸」、「上不到天」、「下不著

地」，「盼望天國」，又要「活在人間」，真是「苦不堪言」。傳道者以他的大智慧和大悲情寫

成傳道書，就是為了指出一條「辯證於兩下之間」的「生路」。如何「辯證」請看下文。其

實「大路」我已經講完了，以下的釋經，我會「大而化之」，大家心領神會就可以了。 

 

一、非福非禍──辯證於幸福與禍患之間 
 

傳道者第一樣教我們必需懂得「辯證」應對的，就是常人視為最重要的「生死禍福」： 

 
4:1
我又轉念，見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壓。看哪，受欺壓的流淚，且無人安慰；欺壓他

們的有勢力，也無人安慰他們。 

 

日光之下，人總是樂生厭死、喜福恨禍的，生死禍福似乎是界限分明的，但傳道者卻教導我

們，要把世事看得「動態」一些、「辯證」一些。譬如「受人欺壓的」慘麼？應該是吧；但

「欺壓人的」就不慘麼？也不見得呀，因為他們都「無人安慰」，都沒有誰能真正「諒解同

情」他們的處境。引而伸之，日光之下，沒錢沒有朋友，但有錢有的不過「酒肉朋友」，終

歸都是沒有朋友。沒錢的一生擔心沒錢，有錢的一生擔心自己的錢。還有，打工的辛苦，做

老闆的何嘗安樂？沒結婚的孤獨，結了婚的可能更孤獨；沒兒女的憂心自己的晚年，有兒女

的連兒女的晚年都要憂心。總之，你看我好，我看你好，但究竟是禍是福，誰幸誰不幸，真

是一言難盡，說也說不清楚。所以，又何必執著於禍福的「界線」呢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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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但如此，傳道者更推到極限，指出「生」焉知非禍？「死」又焉知非福？  

 
4:2

因此，我讚歎那早已死的死人，勝過那還活著的活人。
3
並且我以為那未曾生的，就

是未見過日光之下惡事的，比這兩等人更強。 

 

留意，傳道者不是極端到要我們「厭世」，更沒有叫你去輕生自殺。傳道者的真義是叫你看

得「開」些、看得「化」些，曉得動態地看待人間世事，不要太過「死心眼」，以為生一定

就是福，死一定就是禍。還記得嗎？「生有時，死有時」，生得其時，死得其時，都可以是

福；生不得其時，死不得其時，都可以是禍。正是世事難料、禍福無端，於是傳道者就教我

們一條「辯證」於生死禍福之間的「中間路線」： 

 
4:4

我又見人為一切的勞碌和各樣靈巧的工作就被鄰舍嫉妒。這也是虛空，也是捕風。
5

愚昧人抱著手，吃自己的肉。
6
滿了一把，得享安靜，強如滿了兩把，勞碌捕風。 

 

這條「辯證之路」的奧秘，簡單說，就是無論做甚麼事情都要「知足知止」、都要「洽到好

處」。譬如工作太勤力有成就而招人妒忌（即「人為一切的勞碌和各樣靈巧的工作就被鄰舍

嫉妒」），工作太閒懶而坐食山崩（即「愚昧人抱著手，吃自己的肉」），都不是好的，因為都

不能夠「洽到好處」。原來，生、死、禍、福的「好壞」不是「必然」的，生與福不必然就

是好，死與禍也不必然就是壞。秘訣是只要「洽到好處」、「知足適量」、「有時有候」、「知進

知退」，一切都可以是「好」的；反之，不管是甚麼，工作也好，享樂也好，若是「沒時沒

候」、「過份超額」，都可以是「壞」的。 

 

其實道理十分顯淺，大家只要用心細想，就會知道人生裡許多痛苦，並不是來自甚麼「少福

多禍」，而是來自「過度追求幸福（生存）」和「過分逃避不幸（死亡）」的無知和狂妄，以

致一輩子都活在患得患失之中。人生世上，我們必要懂得走這條「辯證於生死禍福之間」的

路線。說得再淺白一點，就是不要去妄求得福（生），但也不要去強求避禍（死），因為人生

總是有福有禍，有生有死，求無可求，避無可避，從容處於兩下之間，順其自然，倒可以活

得更加快樂自在一些。 

 

二、非群非獨──辯證於合群與孤獨之間 
 

上述論到的「辯證於生死禍福」之間的路，其實是個「總綱」，下文則分別細述各種更具體

細緻的情況。其一是「合群與孤獨」的問題： 

 
4:7

我又轉念，見日光之下有一件虛空的事：
8
有人孤單無二，無子無兄，竟勞碌不息，

眼目也不以錢財為足。他說：「我勞勞碌碌，刻苦自己，不享福樂，到底是為誰呢？」

這也是虛空，是極重的勞苦。 

 

我們看到，傳道者的意見似乎是認為人「孤單無二」是人類的不幸的一個主要根由。接著他

還進一步從正面講述「合群」的種種好處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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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:9
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，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。

10
若是跌倒，這人可以扶起他

的同伴；若是孤身跌倒，沒有別人扶起他來，這人就有禍了。
11
再者，二人同睡就都暖

和，一人獨睡怎能暖和呢？12 有人攻勝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；三股合成的繩

子不容易折斷。 

 

之後，傳道者再以一個「年老不肯納諫（即不合群）的愚昧王」與「一切行動的活人都隨從

他（即合群）的少年人」的相反結局，來引證「合群」好於「孤獨」： 

 
4:13

貧窮而有智慧的少年人勝過年老不肯納諫的愚昧王。
14
這人是從監牢中出來作王，在

他國中，生來原是貧窮的。
15
我見日光之下一切行動的活人都隨從那第二位，就是起來

代替老王的少年人。 

 

不過，接下來，傳道者又「反覆」過來，說出「合群」也未必就一定有好結果： 

 
4:16

他所治理的眾人就是他的百姓，多得無數；在他後來的人尚且不喜悅他。這真是虛空，

 也是捕風。 

 

原來，那個曾經聚集眾人、領導群眾，得百姓擁戴的「少年王」的最後下場，竟與那個不合

群的「老王」的下場，終歸並沒有兩樣，就是都是被人厭棄，都落得同樣的孤獨──孤僻的

孤獨，合群的到頭來也是孤獨。分別的只是表面，相同的才是根本。 

 

當然，傳道者不是鼓勵我們要孤僻、要孤獨，凡事都不要合群。大路講，日光之下，為「生

存」計，傳道者其實清楚表明了「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」的「一般道理」，不過，世事往往

出乎意外，並不「一般」，所以我們也要看得「通」一些、「化」一些。就正如上文提到的看

待禍福生死的態度一樣，不要死心眼以為「合群」就萬無一失，「跟大隊」或「帶大隊」就

絕對安全。記得，傳道者在第三章已經講過了：「懷抱有時，不懷抱有時」，正所謂「天下無

不散之筵席」，輕視人際關係固然不好，但太執著於某一個關係，卻也是不相宜的。緣來緣

去，聚散有時，順其自然，甚至必要時自甘寂寞，「辯證於孤獨與合群之間」，才可以活得更

加適心自在。 

 

三、非凡非聖──辯證於凡俗與神聖之間 

 

傳道者接著說到的是辯證於「凡俗與神聖」之間的道理，就是我們當然要行善、要敬畏，要

心存上帝，不可造次，但與之同時，我們又千萬不要「懶虔誠」以至弄巧反拙： 

 
5:1
你到上帝的殿要謹慎腳步；因為近前聽，勝過愚昧人獻祭，他們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惡。

2
你在上帝面前不可冒失開口，也不可心急發言；因為上帝在天上，你在地下，所以你

的言語要寡少。
3
事務多，就令人做夢；言語多，就顯出愚昧。

4
你向上帝許願，償還不

可遲延，因他不喜悅愚昧人，所以你許的願應當償還。 

 

當知道，就連「敬虔」也應該是「量力而為」、「適可而止」的。一天到晚發著那些「無釐頭

誓願」，譬如「明年要參選教會執事」、「後年要辭工讀神學」、「大後年要去非洲宣教」，事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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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，講的是「屬靈事」，滿心卻是「世俗的雄心」，到頭來一事無成。你或者以為，「許願不

還」當然不好，但我若許下許多願而個個都能兌現，不是很好嗎？坦白說，傳道者不認為你

有這個本事。人生世上，你必須先盡上本身的許多責任，才好奢談甚麼「屬靈誓願」。大家

明白，有父母，有家室、有工作，還有數不清的社會及人倫責任，單單照顧這幾樣，「做得

好」已經非常不容易，甚至不可能，還發甚麼「無釐頭誓願」呢？所謂「全職事奉」，其實

是「奢侈」得不得了的一回事。（所以我絕不鼓勵人走我這條「逼不得已」的路。） 

 

真「敬虔」是先好好盡你的人間責任（即「安分」，這是傳道書裡極為重要的主題），尤其是

對父母和兒女，「行有餘力」才去發那些「誓願」吧！記得，在你的「行事曆」裡填滿一大

堆「宗教事務」，不管你是否「做到」，也與真正的「敬虔」全無關係。而且，不自量力地搞

作一大堆「宗教行為」，不但不屬靈，更是百分百「屬肉體」的罪行。不信？有經文為證： 

 
5:5
你許願不還，不如不許。

6
不可任你的口使肉體犯罪，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說是錯許了。

為何使上帝因你的聲音發怒，敗壞你手所做的呢？
7
多夢和多言，其中多有虛幻，你只 

要敬畏上帝。 

 

我多處說過，「懶虔誠」比「不虔誠」更有罪和可怕，因為它將人的「慾心」包裝為「虔誠」

來自欺欺人。人當然應當敬虔，但真敬虔的根本是順服聽命，而順服聽命必須先體現於你盡

忠於各種人間責任──因為這一切身份，譬如父子、夫婦、主僕，看似「凡俗」，其實都是

上帝安排給你的「份」，既出於祂的作為──就都是「神聖」的了。總而言之，聖俗之間的

分野不在形式，而在它的源頭與你的本心。因此，宗教事務不必然是「聖」的，人間事務也

不必然是「俗」的。你若能懂得持守這個「辯證於神聖與凡俗之間」的迂迴道理，不強執於

其中一端，就能夠又活在人間，又心存天上。 

 

四、非貧非富──辯證於貧窮與富足之間 
 

傳道者接著說到辯證於「貧窮與富足」之間的道理。首先，傳道者非常誠實地講出「人窮被

人欺」的人間現實： 

 
5:8
你若在一省之中見窮人受欺壓，並奪去公義公平的事，...... 

 

不過，傳道者卻又不贊成為使「窮人」翻身，就要「打倒富人或皇帝」的想法： 

 

（你）......不要因此詫異；因有一位高過居高位的鑒察，在他們以上還有更高的。
9

況且地的益處歸眾人，就是君王也受田地的供應。 

 

傳道者指出在上有權位的人不一定都是「為富不仁」的，會有「一位高過居高位的」（即官

長）在「鑒察」，制止地方豪強幹出「過度的暴行」，若這一級官員做不到，「在他們以上還

有更高的」，即還有更高、更高級的官員來審理過問。至於「君王也受田地的供應」一句有

點費解，但按上文推斷，最可能的解釋，是在人間最高還可以上訴到「君王」那裡去，因為

君王也要「吃飯」（受上帝和百姓供養），總不可以白吃不幹，完全不管民間疾苦。當然，對

應於傳道書的整體信息，還有一位「最高的上帝」在上頭「監控」著一切，不在話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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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這麼多，傳道者其實有一個意思，就是要我們不要「絕對化」貧窮與富足：世俗主義貪財

好利固然可憎可鄙，但太過憤世疾俗，一定要「打倒有錢人」也不見得就是辦法。不過，傳

道者也不是「各打五十大板」了事，他壓倒性的講論，仍然是針對貪心不足的人間醜態： 

 
5:10

貪愛銀子的，不因得銀子知足；貪愛豐富的，也不因得利益知足。這也是虛空。
11
貨

物增添，吃的人也增添，物主得甚麼益處呢？不過眼看而已！12勞碌的人不拘吃多吃少，

睡得香甜；富足人的豐滿卻不容他睡覺。
13
我見日光之下有一宗大禍患，就是財主積存

資財，反害自己。
14
因遭遇禍患，這些資財就消滅；那人若生了兒子，手裏也一無所有。

15
他怎樣從母胎赤身而來，也必照樣赤身而去；他所勞碌得來的，手中分毫不能帶去。

16
他來的情形怎樣，他去的情形也怎樣。這也是一宗大禍患。他為風勞碌有甚麼益處呢？

17
並且他終身在黑暗中吃喝，多有煩惱，又有病患嘔氣。 

 

貪多務得，但到頭來連吃頓好飯的胃口、睡個好覺的心情都沒有，總之是「怎樣從母胎赤身

而來，也必照樣赤身而去」，完全是枉費一場，這是傳道者對「富人」的大譏諷。當然，傳

道者一仍舊慣，不會一句講盡，而是「反覆」辯證於「貧富」之間： 

 
5:18

我所見為善為美的，就是人在上帝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，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

處，因為這是他的分。
19
上帝賜人資財豐富，使他能以吃用，能取自己的分，在他勞碌

中喜樂，這乃是上帝的恩賜。
20
他不多思念自己一生的年日，因為上帝應他的心使他喜

樂。 

 

傳道者絕對沒有「發達有罪」、「享樂是罪」的觀念。傳道者不像「資ｘ主義」那樣俗不可耐

地「歌頌財富」，也不像「共ｘ主義」那樣矯情造作地「讚美貧窮」。傳道者卻是很人性，很

有人情味地闡述「辯證於貧窮與富足之間」的道理，教我們或富足、或貧賤，都應當順其自

然，隨遇而安。記得，傳道者從來不反對財富、享樂等「人間之愛」本身，他反對的，是人

貪多務得妄求強求的愚昧無知。總之，「過度」才是傳道者所根本反對的，正如他連「過度

的虔誠」（懶虔誠）也反對一樣。相似的道理前前後後講了不知多少遍，不再細解下去了。 

 

結語、活下去，也信下去！ 
 

弟兄姊妹，看到嗎？傳道者給我們的就是這樣「靈活」、「變通」的信仰，能夠反覆辯證地「來

回」於兩極之間──在生存與死亡、幸福與不幸、合群與孤獨、凡俗與神聖、貧窮與富足之

間，不死執於其中一端，而能動態地應對，從容地面對人生和信仰的種種。但要記得，傳道

者絕不是為「靈活」而「靈活」、為「變通」而「變通」，他所求的，是我們能藉著「堅持反

覆，直到最後」這個微妙的真理，好好地活下去，也好好地信下去。 

 

至此，傳道書的主旨應該擴充為以下四句：「通古今而知絕望，達上下以處安然；忽前後而

識進退，常左右以應無常。」反覆變化於前後左右，這就是「靈活」、「變通」。當然，萬「變」

不可離其「宗」，不變的，是為天國「留種」的終極目的，可變的，是為天國「留種」的權

宜方式。至於變與不變之間，如何能夠反覆辯證「動態平衡」地走畢信仰人生的全程，傳道

者還有話說，請留意下一篇的信息：《從一極到兩行》。 


